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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对湘西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湘西苗族鼓舞传
承人年龄偏大，传承人断层现象明显;缺乏对湘西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的专题研究。而进行湘西苗族鼓舞传承人口
述史研究可提升传承人话语权、丰富苗族鼓舞史料、挖掘传承人身体记忆、留存即将逝去的“声音”。提出应从尊重传
承人意愿与隐私、重视访谈资料的文字转录工作、加强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的数字化保护、培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口述史专业人才等方面推进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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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interview，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oral history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drum － dance inheritor in Xiangx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heritors are older and phenomenon of fault
is obvious，and there is a lack of special research on Miao Nationality drum － dance inheritor in Xiangxi． But the oral history
study on the inheritor can enhance the inheritor＇s discourse power，enric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drum
－ dance，excavate inheritor＇s body memory and Keep the dying voice． It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respect the inheritors＇ wishes
and privacy，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ext transcription of interview materials，strengthen the digital protection of the oral histo-
ry of drum － dance inheritors，and train the oral history professional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promote the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drum － dance inher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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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族鼓舞是我国苗族地区最独特、最古老的舞蹈艺
术，流传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古丈、花垣、凤凰等县
及吉首市，2006 年被入选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湘西苗鼓的起源已经久远而模糊，苗区流传着很多有关苗
鼓的传说，这和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有一定关系。苗族鼓舞因
产生于不同地域而有不种的舞种，如猴儿鼓舞、武术鼓、单人鼓

舞、双人鼓舞、多人鼓舞 ( 或群鼓) 、花鼓舞、团圆鼓舞、木鼓舞
等。这些舞蹈中很大部分动作是反映生产生活和巫俗祭祀动
作，如挖园种菜、绣花数纱、犁地耕田、播种插秧等;有些是摹拟
动物的动作与神态，如猴子摘桃、黄牛摆尾、公鸡啄米等［1］，可
见，苗族人民生活的原生形态和动态在这些舞蹈动作中都得到
了很好的体现和保留。苗族鼓舞不但是音乐、舞蹈和表演等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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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有机结合体，是民族历史的长期积淀和智慧创造，更是一
种精神力量，不断激励着苗族人民勇于创造、顽强奋进。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苗族鼓舞
的传承和发展初见成效。然而当前我国对苗族鼓舞的保护重
点在项目本身，如代表性鼓舞的普查、申报及推广上;传承人方
面主要是对其的认定，可对于传承人的个人生活经历，如传承
经历、师承情况和生命体验等方面关注较少，特别是将口述史
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苗族鼓舞的传承和发展，无论是实践还是
理论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不足。传承人不仅是苗族鼓舞的重要
生产者和承载者，还是苗族鼓舞技艺传承的关键与核心，承载
着苗族鼓舞文化记忆、精湛技艺和教学能力。可当前传承人年
龄都较大，苗族鼓舞面临着后继无人的挑战。随着高龄传承人
的相继谢世，许多有关苗族鼓舞的历史记忆也随之而去，而这
些珍贵的文化记忆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不及时进行口述史抢
救，苗族鼓舞的传承和发展将会遭遇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做口
述史像和时间赛跑，对即将逝去的苗族鼓舞传承人开展口述
史，努力抢救苗族鼓舞历史记忆，已刻不容缓。

1 口述史源与流

迄今为止，关于口述史的概念还未形成共识，相关定义较
多，如保尔·汤普森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
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
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
的个人观点”［2］。我国学者李向平认为:“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
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
记录”［3］。从口述史的概念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虽然表述不
同，但内涵基本一致，即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录音或录
影形式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

口述史兴起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我国口述史的实践
和理论研究真正开始发展于 20 世纪 80 年代［4］。但在传承人
口述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冯骥才于 2005 年才运用此方法对
传承人进行调查，这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是开创性和突
破性的文化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5］。冯骥才认为口述史方
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中最必不可少的工具性手段，原
因有三方面:第一，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第二，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第
三，口述史的工作是将口述素材转化为文字性文本。当文化遗
产只保存在传承人的记忆里时是不确定的、不牢靠的; 只有将
这种“口头文化遗产”( 即非物质文化遗产) 转化为文字后，才
可以永久保存［6］。

2015年 6 月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在天津大学宣布成
立; 2019 年 7 月，中国体育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在天津体育学院
成立，而且该校将于 2020 年开始招收体育口述史的硕士研究
生。尽管学界对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褒贬不一，但随着口述史在
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体育学、非物
质文化遗产学也开始使用此方法展开相关研究。由上可见，我
国从事口述史研究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相关学科口述史研究
所的建立及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可看出，口述史方法在我国相关
学科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及广阔的发展前景。

2 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现状及问题

湘西苗族鼓舞现有国家和省、州、县四级传承人。国家级
的有武术鼓传承人洪富强，省级的有花鼓传承人杨敬莲; 州级
的有花鼓舞传承人石凤花、石金琦、向红霞、龙菊献、石惠云、龙
和连，武术鼓传承人有龙子霖，猴儿鼓传承人有隆国安。从湘
西苗族鼓舞州级以上传承人情况可以发现: 传承人数量较少，
州级以上的传承人只有 10 人;传承人级别较低，国家级和省级
的各仅 1 人;传承人均为中老年，年龄都较大，尤其是国家级传
承人洪富强，已达到 83 岁高龄;苗族鼓舞中有传承人的舞种较
少，集中在花鼓舞、武术鼓和猴儿鼓，其他众多的舞种均没有传
承人，这些都不利于湘西苗族鼓舞的整体性传承和发展。

目前湘西苗族鼓舞已初步形成政府、社会、学校等多元化传
承的格局。为保护和发展苗族鼓舞，政府打造了苗族鼓文化节，
该文化节现已成为湖南省三大民族文化节庆品牌之一。政府每
年举办鼓文化节，不仅传承和保护了苗族鼓舞文化，更是为苗族
鼓舞传承人提供了展示技艺、宣传推广项目的机会。如 2018 年
鼓文化节在德夯天问台举行，洪富强老先生即便患病未痊愈，还
翻山亲临现场指导鼓手们的动作，可见传承人也非常重视通过
此平台来传承及推广鼓舞。政府还不定期举行苗族鼓舞比赛来
选拔苗鼓王，调动了苗鼓手学习该项目的积极性，该比赛每次都
吸引了湘西地区最优秀的苗鼓手同台竞技，最终胜出的苗鼓手
成为新一代的苗鼓王。苗鼓王的选拔不仅是对其技艺的肯定，
也是寄希望其能进一步提升技艺，从而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该
项目，进而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并成为该项目的传承人。此
外，政府也会组织传承人外出比赛，如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湖南省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等比赛，以提供传承人学
习交流的机会，进一步增强其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苗族鼓舞目前传承发展最好的场所是在社区，社区会经常
开展苗族鼓舞培训活动，并邀请传承人来当授课老师，以使参与
培训的学员能得到最专业的指导。在吉首市世纪广场、团结广
场、峒河公园等地时常能看到苗族鼓舞传承人教社区居民学习
鼓舞;鼓舞传承人龙子霖说:“只要不工作，我都会来公园，希望
每天都可以打上鼓”。吉首市居民晚上在广场、公园散步时经常
会听见“咚咚咚”整齐洪亮的鼓声，这也激发了更多的居民想去
学习鼓舞。传承人在闲暇时间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鼓舞活动，
与鼓舞爱好者交流切磋;自发组织学生、徒弟外出参加交流、商
业活动，以营造良好的鼓舞学习交流的氛围。

湘西学校积极开展特色课程，将湘西苗族鼓舞引进课堂。
吉首大学、吉首职院、吉首实验小学、吉首第三中学、矮寨完小、
矮寨中学等学校定期邀请传承人到学校开展鼓舞教学。苗族
鼓舞传承人石惠云是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他除了在
本校开展苗鼓教学外，还经常去其它学校传授苗鼓。传承人也
非常乐意去学校传授苗鼓，并以此为荣。笔者在与鼓舞传承人
龙子霖的一次访谈中，他提到了去学校上课的感受，“没想到我
也能当老师，教这么多学生，还有大学生呢，真的好开心”。大
多数苗族鼓舞传承人因为各种原因，受教育程度并不高，因此
对学校有特别的情感，特别愿意进学校授课，这对传承人来说
是有成就感的。

湘西苗族鼓舞的保护和传承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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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成果大多围绕着苗族鼓舞项目本身展开研究，主要聚焦在
苗族鼓舞的特征、价值、文化变迁、传承方式等方面，针对苗族
鼓舞传承人的研究较少，搜索到的文献有夏晨晨在研究湘西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存状态中，对苗族鼓舞传承人龙菊
贤、龙子霖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研究［7］。现在成果中有关苗族鼓
舞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则更少，所查到的文献仅有万义对第一
代苗鼓王龙英棠做了有关体育活动参与行为的口述史调查［8］，
对湘西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的专题研究还未见相关的报道。

3 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的价值

3. 1 提升传承人话语权
湘西苗族鼓舞是苗族的民间舞蹈，是苗族人民在长期生产

生活中所创造的灿烂民族文化，也是苗族群众的民族传统体育
的运动形式，深深扎根于湘西人民的生活中。湘西苗族群众多
居住在偏远山乡，生活艰苦、消息闭塞;同时他们都处在社会的
底层，很容易被遗忘、被忽视。笔者在做湘西苗族鼓舞传承人
生存状态的调查中发现，他们很喜欢和访谈人聊天，说明来访
目的后，传承人开始娓娓而谈让访谈人插不上话。在当前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体制下，很多时候传承人只能根据当下的
保护政策进行传承，传承人的“声音”太小太弱，根本没有引起
关注，更不会有人去聆听，而实际上有关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
苗族鼓舞，传承人最清楚，也最了解。因此为更好地保护这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多与传承人沟通交流，聆听
他们的“声音”，这些声音里既有他们对该项目的历史记忆，也
有对项目当下、未来的发展规划的独到见解，由此也提升了传
承人的话语权。可见，口述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为传承人提供
了发声的渠道，搭建了平等交流的平台，从而使传承人的话语
权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3. 2 丰富苗族鼓舞史料 、还原历史

通常做研究需要史料做支撑材料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查
阅历史书籍，翻阅历史文献等，不曾想过要去寻找录音、视频等
更贴近传承人的资料。纵然学界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存在质
疑，但在笔者看来非物质文化是属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的
去”的遗产，反而口述史料最接近，最能还原其真实的面貌。口
述史方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苗族鼓舞研究的资料，更能够与现
有的文本资料相互佐证，还原最真实的情况。口述史丰富史料
的同时，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应用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传
承人真实鲜活的情感，感受到传承人的喜怒哀乐，从而让更多
的人了解传承人，进而关注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 3 挖掘传承人身体记忆

舞蹈是以身体作为运动媒介的艺术形式，因此舞蹈与其他
艺术形式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人的身体传达、身体表现进行研
究，故学术中关于挖掘人体动作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挖掘
人的身体记忆。湘西苗族鼓舞非主流的性质、“口传心授”的
特点，使得很多的身体经验智慧和舞蹈“艺决”仅存储在传承人
的脑海里，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这些无形的精神财富没有
引起关注，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艺在人
身，人在艺在，艺随人走”。如果当下不挖掘整理他们多年跳
舞、编舞、教舞等“活资料”“活档案”，那么这些有价值的信息
可能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永不被人所知。苗族鼓舞传承人

大多生活在偏远地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自身不
可能通过文字将其这些宝贵的身体记忆记录下来，可旁观者永
远无法清楚及准确地表达鼓舞传承人身体力行的心得和经验，
因此口述史是存留这笔宝贵精神财富的很好方式。苗族鼓舞
传承人对身体记忆的表达千差万别，个性化特征非常显著，这
是他们独特的对苗族鼓舞艺术的追求及贡献，这也正是苗族鼓
舞口述史研究的价值和品质所在［9］。
3. 4 拓宽研究方法

有关苗族鼓舞的研究最早是 1980 年石远鳌在吉首大学学
报发表了题为《湘西苗族鼓舞》的文章，自此，苗族鼓舞的研究
开始进入学者的视线。随着 2003 年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的出台，苗族鼓舞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每年都
有相关成果发表，主要集中在起源发展、保护开发、传承创新等
方面，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各个学科都有对苗族鼓舞的研
究，但却陷入内卷化困境，即研究者看似众多，可停滞不前，有
关苗族鼓舞传承人的研究极少，更不用说对传承人口述史进行
研究。冯骥才教授率先把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木版年画中，口述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开始崭
露头角。客观来说，口述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应用相对
于其他学科较晚，现阶段，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出现或许是最恰
当的时机，因为大家已逐渐认识到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的重要性。口述史研究方法一方面为苗族鼓舞的研究提
供了新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对传承人口述史
的研究也为苗族鼓舞的保存保护开启了新的“生命”。
3. 5 留存即将逝去的“声音”
“口述史”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较快，原因之一就是在搜集材

料的同时能对那些即将逝去的“声音”进行保存。从查阅已有
的文献可发现，我国学者研究苗族舞蹈大多是基于某个地区或
乡村视角，是地域的、历史的、集体的整体研究，忽视以个人为
核心的“个体性舞蹈叙事”。但舞是人跳的，我们应该多关注那
些有思考、有贡献的苗族鼓舞传承人，从个体的角度梳理和挖
掘他们有关鼓舞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而这些恰恰是未记录
在案的细节，保存它们就是完善现有文献史料的不足。同时，
传承人的舞蹈成就、人生史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
苗族鼓舞发展的兴衰成败、前因后果。传承人是鼓舞的参与
者、见证者、贡献者，是鼓舞发展的实践主体，其一生承载的就
是这个舞种的历史与往事，因此苗族鼓舞的保护必须与这些实
践主体紧密结合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生老病死是生
命的自然规律无法更改，传承人终将老去，但他们对苗族鼓舞
重大事件的见证，对鼓舞的思考和认识，是可以通过“口述史”
这种长于保存即将逝去“声音”的方式留存下来，这样的“口碑
史料”是无价的，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无法衡量的宝贵财富。

4 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推进策略

4. 1 尊重传承人意愿与隐私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尊

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章第十六条的规定。在做湘西苗族鼓
舞口述史调查时，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传承人的隐私。访谈开始
前，访谈中所涉及到的录音、视频拍摄、访谈内容、访谈方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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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时间地点等都必须提前征求传承人的同意; 在访谈过程
中，如有访谈提纲以外的问题要问受访者，如果受访者不愿意
回答，就要遵从其意愿，不能强求回答。访谈结束整理完传承
人口述史资料，要反馈给传承人审阅修改，得到其授权后才能
存档。如传承人访谈资料涉及到商业用途，必须要与传承人沟
通说明，征求传承人的意见。苗族鼓舞文化传承和发展固然重
要，但尊重保护好传承人的意愿隐私更为重要。传承人是苗族
鼓舞保护的关键，失去了传承人就等于直接阻碍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苗族鼓舞的发展。
4. 2 重视访谈资料的文字转录工作

口述史资料制作的重要环节是文字转录。转录资料是口
述资料的电子或纸质副本，可供人们阅读，能够为学者查阅口
述资料提供便利。口述史采访得到的主要是录音、录像和图像
资料，录音资料可以转换成文字文本，但录像和图像资料却不能
转换。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声音和文字应同时兼备，同样重要。
相对于口述史采访的时间，录音转换为文字的转录过程所花费
的时间经常还要更长，比如将访谈中传承人的方言转换为普通
话、口语转化成书面语，这就需要花费转录者较多的精力和时
间。文字转录稿的形式有只答不问和一问一答两种，前一种方
式是略去采访者发问的文本表达方式，后一种是在采访者和受
访者之间不断地来回变换。为真实地反映访谈过程，文字转录
稿采用第一种方式较好。当然，如果受访苗族鼓舞传承人讲述
比较连贯，逻辑比较清楚，则略去采访者少量的提问亦无大碍。

将口述录音资料转换成文字文本，需要转录者持有认真负
责的态度，同时还应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因为转录工作是一项
较为复杂而又费时的工作，否则难以胜任。为做好文字转录工
作，应做到如下要求: ( 1) 转录者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苗族鼓
舞口述史采访的传承者，有些可能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接触
过的，但有些可能是不认识、不了解的，同时苗族鼓舞口述史调
查也涉及到很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受访者没有较高的文
化水平，就会对传承人的讲述不知所云。( 2 ) 转录者除了具有
较高的文化素养外，还要对受访内容有一定的了解。( 3 ) 如果
有语言问题比较难懂，如传承人说得是方言，还需要找懂方言
的人来做转录工作，或是请其担任转录工作的语言顾问，否则
就会影响到口述史文本转录的质量［10］。
4. 3 加强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

当前我国湘西苗族鼓舞文化保护采取的手段仍旧是采访、
拍照、录音、摄影、文字记录等，这种传统的保护方式曾在苗族
鼓舞文化遗产保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录音带的失真、录
像带的老化、书籍的生霉等都会影响所记录的苗族鼓舞信息出
现不同程度的失真，进而影响到其长期保存和利用［11］。随着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成为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发展趋
势，因此对湘西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进行数字化保护已势在
必行，这不仅能永久性保存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而且有利
于苗族鼓舞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同时也更方便学者有效获取
和利用苗族鼓舞口述资源。一般来说，口述史所获取的素材比
较粗糙，而且这些素材基本属于相关项目的内部资料，一般学
者也不容易获取，自然很难开展相关的研究，也不利于充分发
挥苗族鼓舞口述史的价值。而采用数字化的口述史技术，就可
以比较好地解决以上问题。数字化口述史技术是通过人工智

能开发出虚拟的情景、讲述、配图等环境，同时将动作技艺、比
赛场景等内容融合进来，多角度还原口述史中的关于苗族鼓舞
的典型故事和历史情节，既提升了信息资源的可视化和趣味
性，让普通群众能了解苗族鼓舞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也满足
了学者研究的需要。这不仅有利于更形象、更永久地保存苗族
鼓舞口述史资料; 而且可使苗族鼓舞走出地域和民族的限制，
在更广阔的空间传承和发扬［12］。
4. 4 培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专业人才

口述史研究方法，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口述是通过“口”来
进行表述的一种形式，口述史是两人通过访谈对话并经过整理
形成的史料。既然是需要进行访谈，那么访谈者必须具有一定
的沟通技巧。口述史前期准备、整理保存等方面的工作，都需
要专业的人来开展完成，其中一个步骤出错，可能就会导致整
体的失败，因此培养口述史专业人才已成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发展的迫切需求。由于体育口述史专业人才的培养数
量有限，且人才培养有一定的周期，难以满足现阶段社会对苗
族鼓舞口述史人才的需求。为解决目前体育口述史人才短缺
的问题，可对专业体育院校或是综合性大学体育学院的本科
生、研究生及相关专业教师进行培训，以增强其专业性，使其成
为当下体育口述史的骨干力量，从而有效推动我国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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